











亞洲，打破了東方的寧靜。我們聽干年的文明社會禮義之 邦，居然全不算數，問竟在科鼓的狂接和武器的廳脅下， 故人看成低，故落後的地區。不僅敢抬霸權是在西方國家掌 捏中;而文化經濟，以至社會生活，在在無不是以西方國 家為為主流。還使近一世紀的世界，全成了西方的天下。 在這種氣氛下去們東方人真是積壓得抬不起頭來。
老于說:「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夕」。這西方的文
化強流也不例外。就在其發展到高潮時，早已帶來了襄運 。表面雖仍強大旺盛，實際已是外強中乾強弩之末;眼看 就要窮而生簣，為另一新的大潮所接替。而當前就正處於 這變而采賽的轉換點。我們東方人若不妄自菲薄，就聽…展 提起胸膛，把擇這歷史關頭，振奮自強，接著去跑輝撞的 第二棒。
要跑第二棒，先要看君前面的第一棒。 這一百多年來，不容否認的，西方對人類作了極其重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者值靜，動者值勤，並且動的方向不嘍，只有外力相加， 才能改變。而今天西方文明這一套發展，也正復如此。多 少年來聽到「光明來自東方」'的呼聲，在這呼聲的背後， 就反映著西方文明已失去再有光明捷生的信心，在窮則思 變的情形下，光明只有期自外來，外面從什膺地方來呢? 那只有求之於數千年文明古國禮義之邦了，所以才說「光 明來自東方」了。
我們東方人，不能只因為身處東方，使自高尚其志;
更不能心存幻覺，認為有挽數危機的把撞。但是我們卸應 該首仁不聾，本著我們東方傳統的道德智慧，竭盡所能求 諜解毀，共挽狂瀾。東方的傳統美德，雖不一定就是當前 病症的仙丹妙藥，但是我們甜深信對解救這危機有莫大的 幫助。
我們東方精神的主流號稱儒釋道三教(教化之教)，
釋是宗教此處不訣。首先就「道」來說，道家數我們生活 恬漪，他告訴哉們人生的幸福不在物質的享受，而在內心 的保持揖﹒靜安祠，這種教訓，不正是今，天人們拚命逐求外 物，以身殉懲的一付情涼劑嗎?我們不一定要求人們全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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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」我答道:「我們有那麼櫻嗎?我們不是要把近代文明 拋棄，皮之我們是，要以道家的智慧，運用近代文明，使其 對我們有利而無害。」這一原則不懂是道家智慧的正當鷹 用，同時也正是今日世界之有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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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再說講家，儒家從個人的修身作人到國家天下臨
行的大道，都有極健全極合理的寶貴教訓，正是指導人類 走上康莊大路的治本要道。我們若能弘揚儒教(教化的數 )，雖不敢說一定能致太平，但他那種為作人而努力，尚 道義而輕貨財的精神，不正可墳爾人們的心靈空虛，而正 可振裹起傲、挽殺道德勇氣淪喪的弊端嗎?其中有一點特 別要強調的，就是恕道的弘措。
西方文明，學術上承費希臘文化，而在人牛上則是承凹














歸諸於經濟的原因，這是不正確的。我們不否認極濟上是 有利害衝突的，但其輯、快的辦法，卸不一定是要「門爭」 ，說個笑話吧!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石油戰學後的某天， 放到團山派店去君薛光前先生，大家談到石油一聲禁運， 引起全世界的經濟蠶盪恐慌，薛民幽默的說:「請問這禁 運的措施，是經濟學上的那一章?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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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穿了，還不是「





是要你忠於你自己的國君，不是忠我魯園的國君。講孝， 是叫你孝你自己的女母，不是孝我孔丘的女母。骰如孔子 那時有宗教的問題，孔子一定是自己好好作自己宗教的教 徒，吽別人也好好作他自己宗教的教徒，而咱不是叫他背 鈑他的數來信孔子的敬。唯有探取這種態度，大家才能合 群共處，一齊愉快的活下去。人類是社會動物，不能把別 人殺光，自己獨營魯潰遜的荒島生活。既然大家在一起， 便不能沒有問題，以兄弟之親，夫妻之霄，還不能沒有利 窒息簡要、意見不合，何況一股?因此我們不怕有問題，而 在能設法解決。唯有推行恕道，承認別人的存在，尊重別 人的存在，大家才能心平氣和的坐下來謀求問題的解決。 因此這想道雖不是解決今天問題的直接有妓辦法，卸是盯 閒嗶闊的先決條件，卸是一切有放辦法的必有基石，我們 不僅要奠定這基石來打開解決問題的門徑，並且要在這基 石上建立起世界的大同，只有在向「大同」的邁進中，一 切間題才能謀得徹底解決。
附註
••
什麼是「大同」'怎樣促進世界大同，其事萬
雜，本人曾有之侖的呼聲」一文(按
••
此文於民國六十
三年八月十五至十七日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)加以論述 ，此處篇幅祈喂，就不多贅了。
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六日于紐約(轉載自盯
8M
中副)